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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钱坤忠与坦赞留学生在一起 1975 年 3 月 5 日，
我和战友照了这张合
影，拿报纸的那个是我。

那时，我们在解放
军某部炮连当兵，我是
九班班长。3月5日，学
雷锋纪念日，我们班战
士利用军事训练休息时
间读报学习，沈阳军区

《前进报》特邀记者拍摄
了这张照片。读报学习
中，战友们纷纷表示，要
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发
扬“钉子”精神，严格训
练，苦练杀敌本领……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
识，我在 14 年的军旅生
涯中不断进步，由一名
普通战士成长为营级干
部。（河北张家口 马存
海 69岁）

争做雷锋式战士

1954 年 3 月 4 日，我和刘鸿
霞在一个亲戚家初次见面。刘鸿
霞是美少女，我是帅小伙，我俩一
见钟情，于3月8日照了订婚照。

那时，刘鸿霞在铁岭一个军
属被服厂做缝纫工，我在牡丹江
林业局下属的158伐木场做统计
员，我们相隔两千多里，平时只能
用鸿雁传书的方式互相表达爱
意。这年 8 月 30 日，我们结婚
了。婚后十多天，我就回去上班
了，跟妻子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
活。如果指望调动工作来结束两
地分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林
区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我不能
让她去林区；我也调不出林区，单
位不会放我走。怎么办呢？想来

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我考大
学，毕业后可以要求回家乡铁岭
工作。

下定决心后，我千方百计地
购买相关书籍，在工作之余攻读
高中文科课程。1955年7月，我
在牡丹江市参加高考。8 月 20
日，我收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的录取通知书。东北师范大学在
长春，距离铁岭只有 200 多公
里。在节假日，我都可以回家。
1959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分到
家乡铁岭一所中学教语文。

为了爱情，为了和爱妻团
聚，我考上大学实现梦想，爱情
的力量真大啊！（辽宁铁岭 徐贵
明 90岁）

团聚一条路：考大学

1970 年 10 月，我到山西隰
县农村插队。第二年 9 月底，莜
麦黄熟，等待收割。最先收割的
地块很长，有1800多米。莜麦播
种时用“三腿耧”，因此收割也是
每人割三行。半天时间，好劳力
能收割两个来回就很不错了。

我这是第一次收割低矮作
物，既没有技巧也没有耐力，时不
时站起来舒展一下腰。不料这样
多次反复，更加剧了腰疼，收割速
度越来越慢，与别人的距离也越
来越大。原本计划，大家一上午

割完这块地。我拖了后腿，其他
人都割到地头了，我还有七八百
米没有割。而这个时候，我腰已
经疼得挺不住了。后来，还是几
位村民出手帮我，才没有耽误更
多的时间。

这件事让我很窘。回家的路
上，我走在了最后，情绪低落，一
路无语，自信心荡然无存。那个
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看似简单
的庄稼活，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是
技术活，哪一项都够我学一阵
子。（上海 王仰 69岁）

庄稼活更是技术活

从差点租房到住进新房，太戏剧
1988 年底，在安徽省

濉溪县土产公司任副经理
的我，“调干”进入中国银
行濉溪支行。我到濉溪支
行上班后，仍住在土产公
司的家属院内。1991 年
秋，濉溪支行建了家属楼，
我完全可以分到一套房

子。但新建的家属楼只有
12 套住房，而需要住房的
人员有13个。我考虑到其
他同事大多来自农村，在
县城租房住，而我已经有
住房——尽管条件一般，
我也决定不要了，将分配
给我的房子让了出来。

没想到，没有过多久，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得知濉
溪支行建了家属楼，便要
求我腾出住房，以便分给
公司其他无房的职工。可
是，濉溪支行的住房我已
经让出来了，这可怎么办
呢 ？ 难 道 ，我 要 去 租 房

住？正当我在为房子的事
情头疼时，事情有了转机：
濉溪支行一个分到住房的
职工因触犯法律被开除公
职，他一天都没住过的新
房子，成了我的房子。生
活就是如此充满了戏剧
性！（上海 陈抗美 69岁）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
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
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
全长 1860 公里，是一条贯
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
干线。坦赞铁路是迄今我
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
一，1970 年 10 月开工，被
称为中非“友谊之路”。

1976 年 7 月，坦赞铁
路顺利建成通车。在此之
前，1972 年 6 月，坦桑尼亚
和赞比亚两国挑选了 200
名未来的铁路高级管理人
员来华，在北方交通大学留
学，为期三年。这批留学生

来华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
配合坦赞铁路的开通，提高
两国的铁路管理能力。那
时，我们在校等待毕业分
配，与这批未来的坦赞铁路
各站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或
多或少沾上了一定关系。
在语言学习和生活上，我给

了他们一些帮助。
这批留学生年龄与我

相仿，对中国比较友好。他
们都憨厚朴实，特别是来自
坦桑尼亚的留学生，大多数
来自贫穷偏远地区。赞比
亚留学生富家子弟较多，有
的还是皇亲国戚的亲属。
我与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
月，关系融洽。我用英语和
他们交流，帮助他们学习中
文。他们学语言很有天赋，
胆子大，学得快，很用功。
但是，生活中的悟性就差了
点。有一次，他们把热水瓶
放在装了冷水的脸盆中冷

却水，闹成了笑话。
那时，每逢节假日、休

息天，我们总陪着他们游览
北京名胜古迹，陪他们观看
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有时
还组织足球比赛。我们在
说说笑笑中增进了友谊。
难怪有的留学生说：“钱，将
来你来坦赞两国乘火车，免
费。”后来分别时，这些留学
生每人送我一张照片，并写
上一行充满感情的话。现
在我看着这些照片，感到很
欣慰。毕竟，我也为中非友
好尽了一丁点力。（上海
钱坤忠 79岁）

帮坦赞留学生学中文


